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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在火红的年代，林希翎以自己的青春热血传播着慷慨激昂的文字和

言论——不是反党，而是想帮助党改正缺点。比起那些护短的人，那些“明知不

对，少说为佳”的人，那些见风使舵的人，她更忠诚——有人称之为“第二种忠

诚”。 

    忠诚一直是被提倡的。国家要求人民忠诚，领袖要求僚属忠诚，政党要求

党员忠诚，事实上，往往只要“忠”，不要“诚”。凡是执着于“第二种忠诚”的，都

没有好下场。林希翎也是如此，她为一时的“鲁莽”付出了毕生的代价，而且累

人无数。 

    “拨乱反正”之后，林希翎要求平反，却发现面对的是那些“积极参加运动”，

也就是以前整人的人。面对种种刁难，林希翎的反应一如既往，她认为如果她

有错误，那些整她的人就是有罪。 

    林希翎是“相信组织”的，从参加鸣放到要求平反，始于响应，终于辩白。

年轻时她想不到组织会搞“阳谋”，中年后又想不到组织只承认“扩大化”。“好心

没好报”，所以她委屈、不服：这句我没说，那句被曲解。时代和个人的局限，

使她最终也没发出独立的呐喊：我说了，又怎样？即便如此，“组织”还是不相

信她，“主义”已经成为教义和戒律，思想和言论是特权，越权的都是异端，所

以要批她，关她，限制她，且“不予改正”。 



    她当时大概并不知道，除她以外，还有几个人没有摘帽。道理是明摆着：

如果一个右派都没有，那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岂不是荒唐之极？西方中世纪

有“教皇无谬说”。在当代中国，在台上的人“一贯正确”，所有错误都是前人、别

人犯下的。那些整她的人不能给她平反。因为给她平反，就等于承认自己错了

，而认错是垮台的开始。 

    但时代毕竟不同了。“组织上”不但给她落实了“政策”，还给她安排了“工作”

。如此“宽大处理”，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作者在文末引的那副对联，用在林希翎身上恰如其分：整人者“非法法也”

，被整者只好“不了了之”。无奈之中透出达观和嘲讽，充分展示了中国人自古

以来的生存智慧。但到此为止就“功德圆满”了吗？ 

 

“右派”活化石林希翎    卢弘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过来人，特别是反右运动的亲历者，无人不知“大右派”林希翎。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１９３５年出生，浙江温岭人。１９４９年夏在杭州上中学时

，参加了解放军第二十五军，曾任师文工队员。五十年代前期转业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

学习。可是她却“不守本分”，从当时文坛几个“热点人物”林默涵、李希凡和蓝翎三人

姓名中各取一字，合成“林希翎”三字，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文学论文，引起争论并受

到批评，她不服，进行反驳，这就出了名。 
  １９５７年开始“鸣放”时，她在本校和北大，连续发表了几次“惊世骇俗”的演说

，从而“一鸣惊人”，一度被誉为“勇敢的化身”、“带刺的玫瑰”。随之而来的反右运

动中，她遭到全面批判，成了“学生大右派”、“反党急先锋”和“带着天使面具的魔鬼

”等等。 
  由于她“顽固抗拒”，被定成“极右分子”，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后又被作为

“反革命”逮捕判刑。其本人从此在社会生活和新闻媒介中完全消失。 
 

一、罪名 
  据１９５９年８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５９）中刑反字第４５１号》，

“反革命分子”林希翎罪名如下： 
 “１９５６年因中国青年报发表《灵魂深处长着脓疮》一文，对被告进行了批评之后，被

告即借此展开活动，书写所谓《一个青年公民的控诉书》，印了２００份在全国各地广为散
发，文中以捏造事实，歪曲真相等手段对学校的党组织进行恶毒的污蔑与攻击，因而使党
和国家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损失，在社会上已造成了很大的反动影响。” 



  “１９５７年当我党整风运动开始后，被告以为时机已到，即积极进行活动，于同年５
月２３日在北京大学公开作反动演讲二次，继而又在人民大学的多次辩论会上散布大量的
反动言论，主要的是：污蔑‘苏联和我国均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有‘阴暗的一
面’，‘三害与现存制度有关’，辱骂我党‘镇压人民，对人民采取愚民政策’，污蔑我党说‘党内
有一大批混蛋’，并污蔑说‘人民内部矛盾，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是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矛盾
’，‘人民代表大会贯彻民主是瞪眼说瞎话，民主党派是点缀’，我国‘没有法律，法律是形式
主义’，公然为反革命分子胡风辩护说：‘证明胡风集团是反革命的材料是苍白无力和荒谬的
’，此外，还对我国的各项政策法令及历次的政治运动进行攻击与诽谤，还大肆谩骂党和国
家的领袖。公开号召反动分子大胆向党进攻，公然煽动说：‘各地大学联合起来，匈牙利人
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取到小小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叫嚣‘要行动起来’，进行
所谓‘彻底革命’，号召和煽动反动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 

  据此，林希翎被判刑１５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 
  １９７９年７月，《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对林希翎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如是说： 
  “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３日至６月１３日，林借帮助党整风之机，先后去北大和在人大作

了６次演讲、答辩，公开煽动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社会制度，她污蔑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封
建的社会主义’，‘仅仅是政治上的名词……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她攻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
胜利后就镇压人民，采取愚民政策’，‘党团员成为特权阶级’。她造谣说，在去玉门的‘路上
亲眼看见工人罢工……，一个反革命分子也没有，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她攻击‘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有百分之九十高级干部不同意’，叫嚷要‘清洗党内一大批混蛋’。她认为
我们‘现存制度是产生三害的直接原因’，这样的制度就形成‘特权阶级’。” 

 “公布、抄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制造混乱。″ 
 “反对中央当时的整风方针和部署，煽动闹事”。 
  由此，人民大学党委的“结论”认为：“根据以上复查结果，用１９５７年中央‘关于

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衡量，林希翎定为右派分子不属错划，不予改正。希望本人从中真正
接受教训，今后为社会主义服务。” 

  １９８０年５月１３日，就林希翎呈交的申诉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知》说：“
经本院复查认为，原判认定的主要事实、定性及适用法律正确，决定驳回申诉，仍维持原
判。希望你认罪悔改，彻底转变反革命立场，投身祖国的‘四化’建设。” 

  这样，林希翎作为“不予改正”的“终生右派”之一，在活化石般证明着当年“反右
运动的必要性与正确性”。 

 
二、株连 

  林希翎一再公然拒绝认罪。 
  这种顽固态度既出于一种自信，也由于她感到自己不是孤立的，赞同和支持她的不仅

有同辈，还有革命老前辈和党内领导人——结果他们纷纷受到株连。 
  首先是人大的老校长吴玉章。他在林希翎反右前受批评时，就出面保护；反右运动开

始后，林已被报纸点了名，他还表示不同意公开批判；林被戴上了“帽子”，吴老就让外

孙蓝其邦代他去看望林希翎，后来又派人把她叫到自己养病的地方，抱病与她长谈了几个

小时，反复开导和劝慰她，说应该永远做一个敢讲真话的老实人。在新学年开学典礼上，

他提到本校“大右派”的名字时，有意漏掉了林希翎，使一批反右骨干们对吴老很不满。

碍于吴老的地位和声望，左派们奈何他不得，就以支持帮助过林希翎为由，将在人大学习

的蓝其邦打成右派。 
  原任内务部长，１９５９年又成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反右以前就了解到林

希翎对我国法制问题有一些看法，让秘书吉世霖写信，请她当面交谈，以后又让吉秘书继



续与她联系，表示了关心与赞赏。林希翎被打成右派后，吉秘书的信就成了与右派来往的

“罪证”，结果也当了右派，被开除党籍，发配回乡当农民，弄得老婆离婚，老母上了吊

！谢老怎么保护也不行，气得他很长时期内不再要秘书。谢老身为最高法院院长，但根本

“救”不了林希翎，只能利用视察监狱的机会，从小窗口悄悄看她一眼，又嘱咐监狱负责

人对包括林希翎在内的全体人犯，都应给予人道主义待遇。 
  林希翎１９５６年写批评苏联《共产党人》杂志论文和反驳别人对她的批评前后，曾去

中南海“上访”，试图向毛等最高领导人反映情况。接待她的中办干部王文每次都听得很

认真，表示一定负责地把问题反映上去。也许王文在汇报时表露了自己的态度，竟也因此

当了右派，丢了党籍，下放农村教书度日。妻子被株连，一气之下自杀，子女被迫上山下

乡，其中一个想不开，走了母亲之路！ 
  林的同学魏式昭，志愿军转业，支部派她“帮助”林希翎，她在生活上帮助了林，被

认为“失去立场”，当了“保姆”，也被划为右派。由她引起，丈夫、弟弟和一些部队战

友，接二连三地都被打成了右派，虽然这些人根本不认识林希翎。  
  林的浙江同乡洪禹平，在幻灯制片厂从事文学编辑，同林有过交往。１９５７年，他

已经调回家乡浙江，从未参与也完全不知林希翎在鸣放中的事，但因与林有老关系，不仅

把他本人，还连带哥哥、姐姐都追加为右派。 
  此外，从本校同学到外校师生，以及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报和人民文学等的

编辑记者和作家们，还有与她素不相识的读者，凡曾经支持或赞同，甚至仅仅同情或接触

过林希翎的人，很多都被划为右派。 
  她在服刑期间，女护士张凤云对她十分同情，林希翎便请她代发一封托郭沫若转交毛

泽东的信（因郭曾赞扬林为“才女”）。哪知这位郭老把信批转到北京市公安局。市局立刻

将张凤云关押审问，并开除其团籍、公职，还关了一年监狱。右派摘帽改正时，她和全家

到处上访，请求落实政策，得到的答复是：“林希翎没有改正和平反，张凤云也绝对不能

平反。”成了“终生右派”的“陪葬”。 
  最使林希翎感到遗憾和痛心的，是她与胡耀邦及其秘书曹治雄的交往和由此引起的后

果。１９５６年，担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看到了林希翎的有关材料，派秘书曹治雄通

过人民大学约她面谈。林希翎后来说，本以为胡耀邦是个只会发号施令，并无真才识学的

“大官”。但交谈后，她不敢放肆了，这位团中央书记不仅思想非常敏锐活跃，其丰富的

经验学识，更使她自叹不如。当耀邦问她韩非的法学观点时，她狼狈地承认没读过，耀邦

就毫不客气地说，韩非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法学家，你这个学法律的，怎么能不读他的书，

不知道他的观点呢！ 
  从这一天起，曹治雄成了胡耀邦与林希翎之间的一条热线，后来曹林二人更进一步成

为恋人。热恋中的曹治雄竟违反纪律，让林希翎看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

后者悄悄抄下，并在“鸣放”时公开引用外传。曹罪责难逃，在婚礼前夕被打成右派，开

除党籍和下放劳动。胡耀邦不仅爱莫能助，反而要作自我批评。事后，林痛心地说：“是

我害了曹治雄，又连累了胡耀邦同志。” 
  至于林希翎一家人，更是在劫难逃，无一幸免。母亲丢了工作，又作为反革命家属和

全家“充军”到宁夏农场，几乎饿死在那儿；一个妹妹在当地生根落户，一直留在宁夏；

另几个弟弟妹妹也都背着她的“黑锅”，有的在农村当木工，有的上不了学，很小就当了

农村的“贱民”。 
  林希翎说：“单单在北京，因我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一百七十多人，在全国各地更是不

计其数。” 
 

三、入狱 



  林希翎的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通了“天”。 
  开始“鸣放”不久，林希翎的几次演讲和辩论记录，就被“摘编”成“内参”，直送

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看后，马上封林为“学生右派领袖”。刘少奇随之批道：“极右分子

，请公安部注意”。 
  林希翎迅即被“无庸置疑”地定为右派。当年１１月，为进一步执行“中央指示”，

北京公安部门准备好了逮捕林希翎的材料，但是因为运动开始时中央招呼过，右派问题不

予法办，顾及社会影响，暂时按兵不动，林才没有马上享受“专政”待遇。当有关报告呈

送到伟大领袖那儿时，毛又宽宏大量地批示：“开除学籍，留校监督劳动，当反面教员。

” 
  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亲自传达和宣布了毛的批示和处理决定。周恩

来还让人通知林希翎，参加北京各院校５７届毕业生的大会，他在讲话中提到林时，只说

她在鸣放中“犯了错误”。林本人又感到了“党的温暖”。人们以为，对林的处理也就到

此为止了。 
  哪知，１９５８年有关方面又接到人民大学的报告，说林“从不低头认罪，坚持反动

立场”，甚至“公开抗拒劳动”、“殴打对她进行监督的学生……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当年，刘少奇在中山公园的“七一”晚会上跳舞时，见到人民大学的学生，说起林希翎的

上述表现，刘顺便关照道：“那你们应当对她加强监督嘛！” 
  这一新指示马上被贯彻执行了。早在“注意”着林希翎的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罗瑞卿，

亲自来到人民大学，在人大党委会上说：“林希翎这样的大右派，在人大是改造不好的，

还是交给我吧，我有办法对她强制改造。”于是，林希翎就从留校劳动，改为由专政机关

“加强监督”。 
  为了做得合理合法，使社会上“没话说”，公安机关先利用林希翎“殴打学生”事件

，于１９５８年７月２１日深夜，将她秘密逮捕，开始是“拘留５天”，后又因她“态度

不好”，再关１５天。在这２０天中，公安机关在人大党委的配合下，迅速搜集编好林希

翎的罪行材料，以“反革命罪”将她正式逮捕，接着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她进行审判

，她就由“拘留５天”变为１５年徒刑，并由学生右派“突击提升”为反革命分子。 
  林希翎开始关在北京草岚子监狱，“一号命令”发布后，被解送到她的原籍浙江省的

蒋堂劳改农场。 
 

四、出狱 
   当１５年刑期只剩下最后几个月时，她的命运竟又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１９７３年春天，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后，忽然问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革委会

主任吴德，说那个林希翎，现在在哪里工作？她好不好？ 
  这一“最新最高指示”传达后，有人理解为林希翎被判刑是别人“背着毛主席”干的

，又有人理解为即使毛主席知道此事，他问到林在哪里“工作”和“好不好”，说明林可

以出来“工作”和“好”一点了。紧接着，浙江省委得到公安部的通知，着即释放反革命

犯林希翎。 
  在一个风和日丽春意盎然之日，正在“号子”里的林希翎，忽见几个公安人员对她笑

眯眯地走过来，用她早已陌生的和蔼口吻和更为陌生的称呼说： 
  “程海果同志，奉上级命令，对你提前释放，恢复一切政治权利。你马上准备东西，

到金华去报到，等待分配工作。” 
说着还将早已没收的“军人转业证”和珍藏的新军服等等，一一发还给她，表明她一

下又成为“同志”了！ 
  直到出了牢门，她还以为自己是在梦境，竟没有问清自己是否已被正式平反了，甚至



没有要一纸法定的“释放证明”，就稀里糊涂地被“解放”了。 
  林希翎被分配到位于偏僻山区的金华武义县农机厂，当了一个每月工资３５元的工人

。来前她被告知，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身份，全县只有县委书记王登林一人知道。这位王书

记悄悄告诉她，她所以能提前出狱并安排工作，是“执行毛主席指示的结果”，让她永远

感谢老人家给予她的关怀与温暖。她知道伟大领袖竟没有忘记她，不由为之感动不已。 
  没有不透风的墙。人们不久便知，新工人程海果即大右派林希翎，连关于她的“最高

指示”也透露出来了（后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王登林以“向大右派泄露党的机密”的

罪名，受到批斗）。这使她一下在当地出了名，她的生活也进入了又一个凶吉莫测的非常时

期。 
 

五、折腾 
  1975 年，从不安生的林希翎听说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并且开始全面整顿，感到自

己和国家都有了希望，为改善处境，她告别家人（1973 年底她与本厂技术员楼某结婚，并
育有一子），赴京上访去找“邓大人”。哪知却自投罗网。 

  没有过得硬的身份和证件，别说根本见不着她想见的人，连许多机关的大门都进不去
。所有的上访接待站，屋里屋外直到门外街道马路上，到处都站着、蹲着、坐着和躺着等

待接见的人，几乎人人都有似海冤情要向中央倾诉，林希翎哪儿都挤不进、排不上更无人

听。她去找当年的老熟人以至好朋友，有人一见她吓得几乎问她是人还是鬼，有人装着不

认识，最友好的也是劝她不要停留，别再惹事。她在北京像个幽灵似的游荡到冬季。 
  1976 年 1 月 9 日深夜，一群警察闯进她临时借住的地方，把她“请”进了海淀区看守

所，关了两昼夜，再押解出京，交原住地革命组织严加看管，认真审查。 
  她立刻成了当地的头号新闻人物，她的“反动真面目”和“反革命祸心”“彻底暴露

”了。做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活靶子”和“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活教材”，她经

受了一场场批斗、审讯和毒打，被迫交代怎样参与几个月后才发生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

”，又怎样和北京的“反革命及其黑后台”合谋，南北呼应“破坏文化大革命、颠覆无产

阶级专政”。 
  10月，“四人帮”被粉碎，她刚想和全民一样为之欢庆，却突然被揪了出来。1977年

初的一个深夜，怀孕的她正生病，丈夫上夜班不在家，不久前揪斗她的造反战士们，在一

位党支部副书记的指挥下，砸开门冲了进来，先对她来了一顿狠揍，又在幼子的号哭和老

母的哀求声中，将她嘴里塞上毛巾，五花大绑，脖子挂上写有“大右派，反革命”的大黑

牌子，拉出去站在一条板凳上，接受批斗。几个月前斗她时，说邓小平是她的“黑后台”

，脸一转她的后台又成了“四人帮”！ 
  全家人被林希翎的事弄得惊恐万分无法安生，只得尽量不让她出门，坚决不准她再“

关心国家大事”。 
 

六、申诉 
  1978 年，中共中央下达文件，宣布摘去全部右派分子的“帽子”。既然是全部，当然

包括林希翎了。她苦熬活受 20多年的漫长严冬，终于有头了！兴奋之余，她为二儿子取名
“春临”，认为“他的降临是吉祥的象征和历史的转折”。 

  1979 年 3 月，林希翎收到一封辗转送达的北京来信。写信人“王文”，自我介绍是原
中办工作人员，五十年代曾与林有过接触。他要她及早到北京，重新提出申诉。于是，她

不顾亲人的反对，把老母亲积蓄多年留着料理后事的一点钱“借”出来，买了一张硬座票

，抱病赴京。 
  遵照有关规定，她的问题仍得找过去经办此事的中国人民大学。这里已成立了一个专



管右派改正的“审改办”，其负责人林当年就认识，一位是原共青团干部，一位是原总务

科人员，都因“一贯积极参加政治运动”而成为骨干。他们说，要想改正平反，必须对自

己的问题作出新的检查，只有提高认识、正确对待，并且真正改正了错误，又提交了书面

检查和申请的，组织才能考虑是否接受。 
  他们的冷漠和官腔，使林希翎一下子来了火，她朝对方吼道：“什么？我被诬陷迫害

了几十年，挨批斗，坐大牢时都没有低过头，认过错，现在复查右派冤案了，反而要我向

你们作检讨，求你们开恩改正，简直是奇谈怪论！如果说我当年有错，整我的人就是有罪

！还要我再向你们检查认罪，这不是地球倒转了吗？”她就这样同“审改办”的人闹崩了

。 
  王文了解这一情况后，将她的问题写成长达万言的材料，呈送中央有关部门，又为《人

民日报》写了《为林希翎冤案呼吁》的“内参资料”，于 1979年 6月 1日作为《情况汇报
》印发上报。 

  王文的“呼吁”引起了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的注意，马上批道：“改正有利。”此
前，林希翎曾给他写过一封短信，胡耀邦请中宣部的同志代他见了林，转达了他的批语：

“向你致意，愉快地同过去告别，勇敢地创造新生活！” 
  中组部也有人写信给邓颖超，希望她主持公道。她未表态，将信转给胡耀邦。耀邦又

一次批道：“拟以改正有利。” 
  受耀邦委托与林希翎谈话的同志，劝她不要同人大“审改办”顶牛，还是作一点自我

批评，也给人大党委一个台阶下。并且表示这也是胡耀邦的意思。林希翎体会到他的好意

，憋着性子坐下来写检讨。哪知她一回顾往事就无法自持，她认为自己当年的言论没有错

，是别人歪曲和诬陷了她，写着写着就写成了“控诉”和“抗议”，矛头始终直指人大那

些“反右英雄”们，而他们许多人现在大都在职在位甚至有权有势。要向他们认错，以换

取改正平反，她怎么也不甘心，一气之下，把写出来的检讨全撕掉了！ 
七十年代末的中国，虽在努力“拨乱”，却难全都“反正”。人民大学党委作出了《对

林希翎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断然拒绝为她改正，并重新认定她的各项“罪行”。当初判

她为“反革命”的北京市人民法院，见人民大学党委对林“不属错判，不予改正”的结论

，马上“决定驳回申诉，仍维持原判。” 至此，她的这次赴京申诉完全失败。 
   无路可退的林希翎，决定直接上书邓小平。她在列举事实并控告某些“制造冤案”又

“一手遮天”的“官僚”后写道： 
  “在这种非常的情况下，我才不得不给您写信，请求您委派思想解放、正直无私的清官

来全面复查我的冤案，听取我的申诉和意见，根据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对我做出实事求
是和公正的结论，我和我的家属亲人以及所有被株连者都将不胜感激，对于我……这一历
史遗留下来的冤案，希望您在生前能予以亲自过问和彻底平反。” 

  她在这封万言书中还说，“我真傻，我单知道冬天有狼，却不知道春天也还有狼，我在
漫长的冬天里被虎咬得遍体鳞伤未愈，又在春天中被狼咬了几口……” 

  信发出后，一直无下文。 
 

七、“招呼” 
  1979 年秋，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特邀林希翎参加。丁玲、艾青和刘宾雁等公开

赞扬她和为她鸣不平，不少人作诗、题词以示慰问和支持，有人安排借调她到人民文学出

版社去做“特约编辑”。她正为此兴奋，“组织上”打来“招呼”，说林是“不予改正”

的“右派”和“维持原判”的“反革命”，不能留京工作。 
  林希翎在北京露面以后，很快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面向海外的中国新闻社决定制作

一部以《林希翎在北京》为题的新闻记录影片，通过介绍她的近况，“宣传、体现党和政府



的政策”。他们组织拍摄了她和艾青夫妇、吴祖光夫妇等诗人、艺术家的友谊交往，她参

加文艺界的活动，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凭吊老校长吴玉章，等等。哪知不等他们后期制作，

也接到某“组织上”打来的“招呼”，令其立即停止这一影片的制作，封存全部有关资料

，不得向任何方面散布和透露。 
  文代会期间，上海一家文学杂志的编辑见到了重新露面的林希翎。当时上演了一部很

受欢迎的话剧《权与法》，杂志编辑认为林对此定有深刻体会，就约请她写观后感，打算给

她个“公开亮相”的机会。她应约写了《神圣的法律一定战胜邪恶的强权》，交稿后很快编

发，已经排出了清样，显然又是某“组织上”打来了“招呼”，该杂志立即撤稿。 
  在某“组织上”的连续“招呼”下，林希翎还是被“请”出了北京。前几次都是公安

人员押解，这次总算重新享受了一点“公民”的待遇。不仅如此，“组织上”还给了她“

关怀”，人民大学党委补发给她一份该校 57届毕业证书，恢复了她的“大学毕业生待遇”
，并由“组织上”通知她所在的浙江省“组织上”，按此待遇为她重新分配工作。 

  林希翎就在这一连串特殊“关怀”下，被分配到她服刑后期的所在地金华，因她曾是
“青年作家”，“照顾”安排到市文联当了一名小职员。 

 “落实政策”（甚至是“宽大处理”）至此“圆满完成”。 
 

八、出境 
  林希翎一直有着一个重要的“海外关系”，这就是她的父亲。早在１９４８年，林父

就离开大陆，解放后一度不知下落。三年困难时期，他忽然从香港给林母原籍来了信，从

此不时寄“侨汇”以补家用。他很想回来看看，但得知女儿是“大右派”和“反革命”，

一直不敢造次。 
  她出狱后，父亲一再表示希望他们出去团聚。思夫心切的母亲，鉴于几十年来的“贱

民”生活，很想投奔“海外”的父亲，使全家早日脱离“苦海”，就和林希翎不断申请去

港探亲。但是当地掌管出入境大权的公安机关总是置之不理，根本不考虑这个“大右派”

及其“反革命家属”的出境问题。林希翎见在当地求告无门，就趁在北京时直接找了公安

部，申明理由请求出境，居然获得批准，但具体手续还得到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办。谁知

当地有关部门仍然置之不理。 
  直到１９８３年５月，林希翎愤而上书：《我的大声疾呼——致中央党政领导的一封信

》。一个月后，她终于告别了留在金华的丈夫和小儿子，启程经广州奔赴香港。在到达深圳

当天，林希翎就随着出境人群，跨过了罗湖桥中心线。那轻轻一步，不仅跨进了另一个“

世界”，也跨越了一个“时代”。 
    一切正如那副名联所言：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